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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柏柏尔问题是当代摩洛哥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柏柏尔社

会特征与法国殖民统治是其主要根源。 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发展经历了

三个阶段：１９５６ 年摩洛哥独立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叶，以柏柏尔精英与中

央政府的权力争夺和权力分享为主要特征，不具备现代族裔运动的性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叶至 ２１ 世纪初，以温和的文化运动为主要形式，运动的

主要领导者是城市柏柏尔知识精英，其族裔认同叙事模式为融入型，以柏

柏尔语言文化权利为核心诉求；２１ 世纪初至今，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开始趋

向激进化。 当代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持续发展源于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

发展的断裂，仅仅依靠政治调控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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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６２）的阶段性成果。



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缘起与嬗变


　 　 柏柏尔人分布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和萨赫勒地区。 摩

洛哥境内柏柏尔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４０％，①主要分布在三个柏柏尔方言区，即讲什

哈语（Ｔａｓｈｅｌｈｉｔ）的南部苏斯地区，讲阿马齐格语（Ｔａｍａｚｉｇｈｔ）的中部阿特拉斯山地区

和讲里夫语（Ｔａｒｒｉｆｉｔ）的里夫地区。②

柏柏尔问题贯穿于独立以后的摩洛哥历史，是当代摩洛哥政治的重要组成部

分。 柏柏尔问题包括柏柏尔人为争取族裔权利与中央政府的各种冲突以及文化复

兴活动。 不同于阿尔及利亚柏柏尔问题的政治化和萨赫勒地区操柏柏尔语的图阿

雷格人的分裂主义暴力叛乱，摩洛哥的柏柏尔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为平静。 然

而，在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摩洛哥的柏柏尔问题也开始凸显。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以柏柏尔人为主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摩洛哥政治、社会与经济

等领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但很快因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宣布宪法改革而平息。③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胡塞马（Ａｌ⁃Ｈｏｃｅｉｍａ）警察以无证经营为由抄没了鱼贩穆赫萨·费克

里（Ｍｏｕｈｃｉｅ Ｆｉｋｒｉ）的货物，随后费克里在找回货物的途中被一辆垃圾车碾压丧生，引
发了旨在消除政治腐败、改变里夫地区边缘化地位的 “人民运动” （ ａｌ⁃Ｈｉｒａｋ ａｌ⁃
Ｓｈａａｂｉ）。 相较于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主要形式———柏柏尔文化运动，这场主要由北

部柏柏尔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开始趋向激进化并融入了地区主义诉求，摩洛哥柏柏

尔问题因此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尽管摩洛哥安全部队迅速进行弹压，国王也积极展

开对话，然而“人民运动”非但没有被压制下去，反而迅速发酵。 抗议活动领袖纳赛

尔·泽夫扎非（Ｎａｓｓｅｒ Ｚｅｆｚａｆｉ）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被捕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被判处 ２０ 年有

期徒刑，将这场社会运动推向了高潮。 抗议活动从里夫地区蔓延至拉巴特、卡萨布

兰卡、丹吉尔和纳多尔等地，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④ “人民运动”激起摩洛哥

各地针对高物价、高失业和政治腐败的抗议活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扎古拉（Ｚａｇｏｒａ）民
众走上街头抗议南部城镇供水管理不善；１２ 月，杰拉达（Ｊｅｒａｄａ）两名矿工之死引发群

众抗议缺乏基础设施与安全的工作环境；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摩洛哥民众在“脸书”等社交

网络上发起针对物价上涨的抵制运动，不断扩大的抗议活动对摩洛哥的经济、政治

与社会稳定均构成挑战。⑤

国内学界对柏柏尔问题的探讨始于阿尔及利亚的所谓“柏柏尔之春”，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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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抗议运动被称为“２·２０ 运动”。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发表声明，直指“人民运动”抗议者遭受不公正的对待，

声称抗议人员在关押期间曾遭到严刑逼供。 详见“Ｍｏｒｏｃｃｏ： Ｇｕｉｌｔｙ Ｖｅｒｄｉｃｔｓ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ｉｎ Ｕｎｆａｉｒ Ｈｉｒａｋ Ｔｒｉａｌ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ｅｄ，”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ｎｅ ２７，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ｏｒｇ ／ ｅｎ ／ ｌａｔｅｓｔ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ｍｏｒｏｃｃｏ⁃ｇｕｉｌｔｙ⁃ｖｅｒｄｉｃｔｓ⁃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ｉｎ⁃ｕｎｆａｉｒ⁃ｈｉｒａｋ⁃ｔｒｉａｌｓ⁃ｍｕｓｔ⁃ｂｅ⁃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ｅｄ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Ａｎｎｅ Ｗｏｌｆ， “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Ｈｉｒａｋ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６， ２０１８， ｐ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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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着眼于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主义①，如黄慧的《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主义研究》②

与慈志刚的《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问题》③等。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十分丰富，罗
伯特·蒙塔涅（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ｎｔａｇｎｅ）、厄内斯特·盖尔纳（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与大卫·哈特

（Ｄａｖｉｄ Ｍ． Ｈａｒｔ）等学者立足于田野调查，从部落结构与部落认同角度阐释了摩洛哥

的柏柏尔问题；④塞内姆·阿斯兰（Ｓｅｎｅｍ Ａｓｌａｎ）、约翰·沃特伯里（ Ｊｏｈｎ Ｗａｔｅｒｂｕｒｙ）
和穆罕默德·托齐（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Ｔｏｚｙ）等主张从摩洛哥的治理模式与政教关系透视

柏柏尔问题；⑤布鲁斯·麦迪－魏兹曼（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Ｗｅｉｔｚｍａｎ）、保罗·希尔弗斯坦

（Ｐａｕｌ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及安妮·沃尔夫（Ａｎｎｅ Ｗｏｌｆ）等人重点关注了独立以后的摩洛哥

柏柏尔运动；⑥苏珊·米勒（Ｓｕｓａｎ Ｇｉｌｓ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迈克尔·布雷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ｅｔｔ）和
伊丽莎白·芬特雷斯（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ｅｎｔｒｅｓｓ）等学者则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研

究。⑦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在历史视域下发掘柏柏尔运动的社会、政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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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里布地区柏柏尔主义形成的直接原因为地区民族国家的阿拉伯—伊斯兰政策，其实质是争取柏

柏尔文化认同在国家中的合法地位以及柏柏尔人的各项权益。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柏柏尔主义有所差别，
前者更加政治化；后者较为温和，主要关注族裔语言文化权利问题。 但在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口中，柏柏尔

主义带有分裂主义和地区主义的暗示。
黄慧：《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主义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慈志刚：《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６７－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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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ｆ Ａｎ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ｕｃｓ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Ｄａｖｉｄ Ｍ． Ｈａｒｔ， Ｔｈｅ Ａｉｔ ａｔｔ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Ｄａｖｉｄ
Ｍ． Ｈａｒｔ， Ｄａｄｄａ  Ａｔｔａ ａｎｄ Ｈｉｓ Ｆｏｒｔｙ Ｇｒａｎｄ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ｔ ａｔｔ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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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ｅａｂｏｄｙ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３１； Ａｍａｌ Ｒａｓｓａｍ Ｖｉｎｏｇｒａｄｏｖ， Ｔｈｅ Ａｉｔ Ｎｄｈｉｒ ｏｆ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ｅｒｂｅｒ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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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ｐｐ． １０２ － １２２；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ｓｈｆｏｒ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 Ａｂｄｅｌｌａｈ Ｈａｍｍｏｕｄｉ， Ｍ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ｉ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ｕｓｔ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Ｇｒａｈａｍ Ｈ． Ｃｏｒｎ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Ｍｏｎａ Ａｔｉａ， “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Ａｍａｚｉｇｈ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Ｓｏｃｉａｌ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３， ２０１２， ｐｐ． ２５５ － ２７４； Ｐａｕｌ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Ａｍａｚｉｇ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６８ － １７７；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Ｅ．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Ｗｅ Ｓｈａｒｅ Ｗａｌｌ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Ｂｅｒｂｅｒ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Ｍａｌｄｅｎ：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２００８； Ａｎｎｅ Ｗｏｌｆ， “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Ｈｉｒａｋ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ｆ” ．

Ｓｕｓａｎ Ｇｉｌｓ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Ｗａｌｔｅｒ． Ｂ． Ｈａｒｒｉ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ｓ Ｇｒｅｅｎ． Ｅ． Ａｒｎｏｌｄ， １９２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ｅｔｔ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ｅｎ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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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等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剖析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演变及其特征。

一、 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根源

摩洛哥柏柏尔问题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 其中，传统柏柏尔社会特征

以及法国殖民统治的遗产是最主要的根源。
第一，传统摩洛哥柏柏尔社会特征的影响。 千百年来，柏柏尔人聚居于远离中

央政权的崇山峻岭之中。 在保护国时代（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５６ 年）以前，摩洛哥柏柏尔人

并不接受阿拉维王朝的统治，柏柏尔人聚居的希巴地区（Ｂｉｌａｄ ａｌ⁃Ｓｉｂａ）与直接受素丹

统治的马赫赞（Ｂｉｌａｄ ａｌ⁃Ｍａｋｈｚｅｎ）是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① 由于马赫赞难以对其

进行政治和经济渗透，希巴地区保留了中古时期的传统社会特征，部落结构、隐士

（ｍａｒａｂｏｕｔｉｃ）崇拜和高度自治是当时摩洛哥柏柏尔社会的基本特点。
首先，部落结构是柏柏尔社会最重要的特征，部落是最基本的政治认同单元。

北非历史上虽然存在过诸如穆拉比兑和穆瓦希德等柏柏尔王朝，但这些政权的兴起

与统治模式从未超出过部落结构。 例如，伊本·图默特（ Ｉｂｎ Ｔｕｍｅｒｔ）领导的穆瓦希

德运动倚靠的核心力量是马斯慕达（Ｍｕｓｍｕｄａ）地区的 ５ 个部落，②这些部落的成员

是穆瓦希德王朝的核心统治力量，部落的兴衰决定着政权的命运。
其次，隐士崇拜是柏柏尔社会的另一大特征，通常会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

胁。③ 传统柏柏尔社会中，社会单元可以无限细分，且不存在拥有绝对权力的世俗领

袖，因此造就了柏柏尔社会的高度碎片化。 绝大多数柏柏尔人都是穆斯林，但乡村

柏柏尔社团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非伊斯兰宗教实践，④只有拥有圣裔血统的乡村隐士才

能打破部落之间各自为政的藩篱，实现对柏柏尔部落的高度整合。 自伊斯兰教传入北

非以后，乡村圣裔隐士以“纯洁信仰”为名，屡次团结柏柏尔部落或部落联盟对马赫赞

发起挑战。⑤ 即便是声称建立共和国的阿卜杜·克里姆（Ａｂｄ ｅｌ⁃Ｋｒｉｍ），为了取得建立

国家的合法性和里夫众部落的支持，也虚构了圣裔血统，将自己装扮成隐士。⑥

最后，柏柏尔社会高度自治的特征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治理难度。 传统柏柏尔部

落社会一般为贵族寡头制，社团被拥有高度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地方精英统治。⑦ 个

·５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这一组概念有不同层面的含义：就字面意思看，马赫赞指素丹治下的等级制中央政府，希巴则代表部

落原始民主制。 在多数情况下，马赫赞是“王治之地”，而希巴是“法外蛮荒之地”。 同时，马赫赞还意味着阿拉

伯人聚居的发达城镇，而希巴则为柏柏尔人栖息的落后山村。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ｎｔａｇｎｅ，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 ７９．
Ｃａｒｌｅｔｏｎ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Ｃｏｏｎ， Ｔｒｉｂ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ｆ， ｐｐ． １４８－１５０．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Ｔｏｚｙ， “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ｐ． １０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ｎｔａｇｎｅ，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ｐ． １０－１２．
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Ｎｉｓａ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２， ｐ． ６１．
Ｓｅｎｅｍ Ａｓｌ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ａｎｄ Ｂｅｒｂｅｒ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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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到家族、部落或是部落联盟的庇护，效忠对象是传统社会单元及其首领。 高度

的社团自治和随之而来的部落认同意味着中央政府只能依靠部落显贵和地方精英

实行间接统治，这阻碍了国家建立直接统治和构建共同的民族认同。
第二，法国殖民统治对摩洛哥柏柏尔人的整合。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摩洛哥正式

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法国的殖民统治虽然为摩洛哥搭建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然
而也是现代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直接源头。 １９１２ 年以前，摩洛哥马赫赞对希巴虽时

有整合，但二者之间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可以有效降低二者冲突的烈度和频率。
保护国建立后，法国人以素丹为傀儡，将柏柏尔人纳入马赫赞的权威之下，然后又以

“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策略在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制造矛盾，为现代民族国家

建立后柏柏尔问题的出现埋下了祸根。
法国总督路易·于贝尔·冈扎夫·利奥泰（Ｌｏｕｉｓ Ｈｕｂｅｒｔ Ｇｏｎｚａｌｖｅ Ｌｙａｕｔｅｙ）在

摩洛哥的殖民统治方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重塑素丹的国家象征地位，以恢复马

赫赞昔日荣光为借口，实现殖民政府对摩洛哥全境的控制。① 慑于法国的军事力量

与“油渍”战略②，保护国时期摩洛哥境内的柏柏尔部落多向素丹效忠。 第二，维持殖

民地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保留所有族裔的传统与习俗，将传统统治阶层纳入保

护国行政管理体系。③ 殖民政府给部分柏柏尔部落的阿伽（ ａｍｇｈａｒ）授予卡伊德

（ｑａｉｄ）④头衔，利用其进行间接统治，使其代替政府进行日常行政管理与收税。⑤

１９２０ 年之后，为确保本地精英忠于法国且充分具备为殖民政府服务的素质，法
国殖民政府在乡村地区为柏柏尔人开设学校，其目的是通过教育为殖民政府培养人

才。 艾茨鲁学院（Ｃｏｌｌèｇｅ ｄＡｚｒｏｕ）成为柏柏尔年轻人迈向统治阶层的阶梯，最优秀

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梅克内斯（Ｍｅｋｎｅｓ）的达尔贝达（Ｄａｒ ｅｌ⁃Ｂｅｉｄａ）⑥军事科学院接受

训练，成为殖民军队的军官。⑦

在所谓“尊重传统与习俗”的方针下，法国人格外强调保留柏柏尔人的文化与习

俗。 法国殖民政府鼓励对柏柏尔交流进行学术研究，其实质是以学术服务于殖民统

治目标，实现“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⑧ 这一时期法语著作构建出的“柏柏尔叙事”
与传统阿拉伯—伊斯兰语境截然相反，它们将“良善的”柏柏尔人和“不服管教的”阿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Ｗａｌｔｅｒ． Ｂ． Ｈａｒｒｉ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ｆ， ｐ． １８８．
“油渍”（ ｔａｃｈｅ ｄｈｕｉｌｅ）战略，即在某些部落地区边缘建立军事前哨和民用设施，引诱当地群众与之建

立合作关系。 法国先从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地区开始实行这一战略。
Ｓｕｓａｎ Ｇｉｌｓ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ｐ． ９０．
阿伽为柏柏尔部落的世俗首领的称号，通常为一个战争联盟的首脑。 卡伊德原为前殖民时代摩洛哥

官员称谓。 在保护国时期，法国殖民政府从每个部落中选出一位世俗领袖，授予卡伊德头衔。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ｎｔａｇｎｅ，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ｐ． ６４－６５．
即卡萨布兰卡。
Ｍ． Ｇｅｒｓｈｏｖｉｃｈ， “Ａ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Ｓｔ． Ｃｙ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２， １９９２， ｐｐ． ２３１－２５７．
Ｇ． Ｄｅｖｅｒｄｕｎ，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ｓ Ｈａｕｔｅｓ Éｔｕｄｅｓ Ｍａｒｏｃａｉｎｓ （ ＩＨＥＭ），”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ｒｉｌ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ｏｒｋｓ． ｂｒｉｌｌ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 ／ ｅｎｔｒｉｅｓ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ｏｆ⁃ｉｓｌａｍ⁃２ ／ ∗ ⁃ＳＩＭ ＿ ８７０３，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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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人区分开来，①这种人为建构的文化对立，构成了当代摩洛哥柏柏尔主义的直接

理论来源。
此外，法国人还将柏柏尔人的民俗与法律置于伊斯兰教的框架之外。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与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法国分别推出由素丹签署的《１９１４ 年柏柏尔诏令》和
《１９３０ 年柏柏尔诏令》，明确赋予柏柏尔部落议会依据习惯法裁决案件的权力，并规

定在重大刑事案件中运用法国法律体系。② 殖民政府此举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在客

观上将马赫赞与希巴的二元划分具体化。③在此之前，马赫赞与希巴的边界并不清

晰，柏柏尔部落与中央政府的分歧也并不是摩洛哥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两纸诏书

将二元对立具体化与合法化，立即引起摩洛哥城市阿拉伯人的骚乱，也成为独立

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污名化”柏柏尔人的口实，导致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的对立

不断加剧。

二、 摩洛哥柏柏尔精英与政府的权力斗争

１９５６ 年，摩洛哥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 从独立后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

叶，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表现形式多样，包括叛乱、政变与文化宣传等。 然而，这一

时期的柏柏尔问题没有超出传统的部落政治框架，其实质是柏柏尔精英与中央政府

的权力斗争。
独立前后，摩洛哥政治舞台上最强势的力量是领导反殖民运动、主要由城镇工

人组成的独立党。④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６１ 年，独立党把持着内阁中最重要的职位。 其所坚

持的民族国家构建政策对过去柏柏尔部落精英和中央政府权力共享的模式构成挑

战，柏柏尔问题开始显现。⑤ 这一时期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实质是传统部落精英与

独立党的权力争夺，集中体现为 １９５７ 年塔菲拉勒特（Ｔａｆｉｌａｌｔ）部落与 １９５８ 年 ～ １９５９
年的里夫部落叛乱。⑥

独立党的集权化、去部落化、镇压多元主义以及阿拉伯化政策对传统柏柏尔部

落精英产生了强烈冲击，激怒了一大批柏柏尔地方显贵。 由柏柏尔富农和大地主组

成的人民运动党（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公开宣称“实现独立不是为了失去自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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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ｇｈｒｉｂ，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４５．

杨士毅：《怀特海哲学入门》，台北：扬智文化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４８ 页。
Ｊｏｈｎ Ｗａｔｅｒｂｕ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Ｔｈｅ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 ５１．
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ｐ．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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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们不会放下武器，也不可能放弃征税权和政治职能。① 在此背景下，１９５７ 年、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５９ 年柏柏尔人相继爆发叛乱。

１９５７ 年，塔菲拉勒特部落发动叛乱。② 叛乱的直接诱因是出身于柏柏尔部落的

内政部长拉赫辛·勒尤希（Ｌａｈｃｅａｎ Ｌｙｏｕｓｓｉ）被独立党取代，还乡后他与几位部落首

领共谋反对独立党的集权政策，强调独立党“将所有政治、社会与经济职责授予那些

忽视部落与乡村的人”，违背了人民的利益③。 塔菲拉勒特部落首领艾迪·欧·比希

（Ａｄｄｉ ｏｕ Ｂｉｈｉ）受其感召，向部落成员分发 ７，０００ 把步枪，带头举事。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５９
年，里夫的提格津亚部落（Ｔｇｚｉｎｎｙａ）和瓦亚哈尔部落（Ａｉｔ Ｗａｒｙａｇｈａｒ）发动叛乱。 里

夫叛乱的起因相对复杂。 第一，独立党的集权化政策导致说柏柏尔方言和西班牙语

的里夫部落成员与说法语和阿拉伯语的独立党基层行政人员交流不畅；第二，国家

的独立阻断了里夫部落自由向外输送劳工移民的路径；第三，瓦亚哈尔部落不满于

地方行政机构没有吸纳部落成员。④ 叛乱发生三周后，里夫部落代表团向穆罕默德

五世请愿，要求地方政府任用里夫人，同时任命一位里夫部落成员担任部长级

高官。⑤

上述两场叛乱并没有超出前殖民时代与保护国时期部落叛乱的范畴，组织动员

机制也停留在传统柏柏尔部落的框架内。 这表明柏柏尔问题其实是柏柏尔部落对

于独立党政府政策的应激性反应，其核心诉求是恢复柏柏尔政治精英的自治权力以

及对国家政权的参与，尚不具备现代族裔运动的性质。
１９６１ 年，哈桑二世继位，其统治被西方学者分为两个时期：一是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７５

年的“铁拳”时期；二是 １９７５ 年至 １９９９ 年的“天鹅绒手套”时期。⑥ 在“铁拳”时期，摩
洛哥柏柏尔问题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体现了君主与柏柏尔精英权力关系的两面性。

第一阶段为哈桑二世执政伊始至 １９７０ 年，柏柏尔人与国王关系亲密，摩洛哥柏

柏尔文化认同开始萌芽。 摩洛哥王权的对手一直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因此王室

乐于团结奉行世俗主义的柏柏尔人。 摩洛哥君主吸纳柏柏尔上层精英的意图非常

明确，利用其进行间接统治，并对国内主要反对力量进行制衡。 １９６２ 年独立党下台

后，哈桑二世在柏柏尔政治与军事精英的支持下关闭议会，开启了“君主专制”时代。
这一时期哈桑二世对国内进行控制的主要工具是由柏柏尔军官组成的皇家部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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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ｓｈｆｏｒ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ｐ． ２００．
Ｄａｖｉｄ Ｍ． Ｈａｒｔ，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Ｍｏｒｏｃｃｏ， １９５７ － ６０：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 Ｎｏ． ２， １９９９， ｐｐ． ８９－９０．
Ｉｂｉｄ．， ｐｐ． ９１－９３．
Ｓｕｓａｎ Ｇｉｌｓ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ｐｐ． １６２－２０７．



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缘起与嬗变


自称代表柏柏尔人利益与乡村文化的人民运动党①从成立以来就被冠以“保皇派”的
称号，是摩洛哥王室的坚定支持者。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摩洛哥内政部 ３２０ 位卡伊德

中，有 ２５０ 位毕业于艾茨鲁学院。③ 在王室的鼓励下，乡村柏柏尔显贵建立了摩洛哥

农业联盟（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后来成为摩洛哥最大的利益集团。 国王

为了笼络柏柏尔人，将从前法国人的土地分发给柏柏尔地方精英。④ 国王对柏柏尔

人的友好态度为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认同的复兴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这一时期，柏柏

尔文化协会开始建立并组织文化艺术等宣传活动。 １９６７ 年，摩洛哥柏柏尔精英建立

了第一个文化协会———摩洛哥文化交流研究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ｏｃａｉｎｅ ｄｅ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
ｅｔ ｄＥ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 该协会以赞助音乐团体的方式将柏柏尔文化搬上舞台，吸引

了大批观众，其他团体组织也纷纷效仿。
第二阶段为 １９７１ 年至 １９７５ 年，柏柏尔精英发动的两场政变对王权构成直接威

胁，摩洛哥政府与柏柏尔人的关系因而转入低谷。 １９７１ 年和 １９７２ 年，出身于里夫和

中阿特拉斯山柏柏尔部落的穆罕默德·迈德博赫（Ｍｏｈａｍｅｄ Ｍｅｄｂｏｕｈ）将军和穆罕

默德·乌弗基尔（Ｍｏｈａｍｅｄ Ｏｕｆｋｉｒ）将军分别发动了两场针对国王哈桑二世的政

变。⑤ 两场政变爆发的原因基本相同。 独立党式微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主要由

柏柏尔军事精英组成的皇家部队高层一直是国王进行权力分享的唯一对象。 然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哈桑二世出于各方考量，萌生重开党禁的想法，⑥引起了军队对未

来权力地位的担忧，因而酿成两场政变。 两场政变的主导者虽然都出身柏柏尔部

落，并且组织动员模式超出了传统柏柏尔部落的框架，但当时的摩洛哥柏柏尔问题

仍然不具备现代族裔运动的内涵。⑦ 政变后，大批在政府（尤其是安全、外交与财政

部门）中任职的柏柏尔人遭到清洗。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国王哈桑二世派出由柏柏尔

将士组成的摩托化步兵部队前往叙利亚与以色列军队作战，以此对摩洛哥柏柏尔人

进行弹压，标志着王室与柏柏尔人的关系陷入低谷。

三、 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

１９７５ 年至 ２１ 世纪初，摩洛哥柏柏尔问题逐渐走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两场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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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阴影。 在柏柏尔精英的努力和政府的引导下，柏柏尔问题逐渐形成了以文化

运动为主流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柏柏尔文化运动分为生成、定型与高潮三个阶段，
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

（一） 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的生成

哈桑二世对 １９７１ 年与 １９７２ 年政变的镇压举措虽然稳定了政局并巩固了权力，
但无异于自断其臂。 失去军队支持的哈桑二世只得重开议会，并于 １９７７ 年由独立

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Ｕｎ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ｄｅ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ｓ）、人民运动党与一

些无党派人士组阁，①摩洛哥的政治氛围因而变得宽松。 在确保政治运作仍然由王

室主导的前提下，国王允许更大程度的党派竞争和权力分享，“天鹅绒手套”时期因

此而得名。 在政治环境宽松的背景下，摩洛哥的柏柏尔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１９７８ 年，时任摩洛哥皇家学院院长穆罕默德·查菲克（Ｍｏｈａｍｅｄ Ｃｈａｆｉｋ）在向政

府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柏柏尔语言是摩洛哥的重要遗产，强调摩洛哥全体国民都有

学习该语言的必要。② 同时，人民运动党秉承一贯反对阿拉伯化语言文化政策的传

统，召开“迈向新社会会议”，呼吁认可柏柏尔语言作为民族语言的地位与设立专门

机构保护柏柏尔文化。③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３１ 日，柏柏尔文化精英们举行了重要

的集会活动，阿加迪尔夏季大学协会（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ｄÉｔé ｄＡｇａｄｉｒ）举
办了“大众文化”年度学术讨论会。④ 这次集会旨在促进柏柏尔语言、文学、艺术等领

域的系统化研究，标志着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的生成。
（二） 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定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柏柏尔之春”造成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主义向马格里布逸

散。⑤ ２０ 世纪末，北非和西方社会中的柏柏尔组织奔走于各个国际论坛，积极为柏

柏尔事业大声疾呼。 此外，新的全球化浪潮特别是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催化了“群
体认同”的构建。⑥ 在此背景下，一批明确以泛柏柏尔主义为目标的组织建立起来。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大赦国际”就摩洛哥人权问题发布报告，促使哈桑二世成立人权咨议

委员会（Ｃｏｎｓｅｉ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ｆ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对此作出回应。⑦ 尽管委员会的

既定议程不包括族裔问题，但实际上多数受政治迫害群体来自柏柏尔社团。⑧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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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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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ｅ Ｓｔｏｒ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７， ｐ． ５３．

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ｐ． ９６－９７．

Ｓｅｎｅｍ Ａｓｌ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ａｎｄ Ｂｅｒｂｅｒ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ｐ． １１０．
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ｐ． ９８．
黄慧：《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主义研究》，第 １４６ 页。
即在全球建立一个“想象的”阿马齐格社团。
Ｍ． Ｈｏｗｅ，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 １１７．
Ｌｉｓｅ Ｓｔｏｒ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ｅ， ｐ．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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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举措与柏柏尔精英建立一个多元主义开放社会的理想不谋而合，有助于双方

建立更加和谐的关系。
在国内国际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摩洛哥的柏柏尔文化运动

进入定型期，并且走向国际舞台。 １９８１ 年，在穆罕默德·查菲克倡导下，摩洛哥柏柏

尔运动的代表性刊物———法语双月刊《阿马齐格》（Ａｍａｚｉｇｈ）开始发行。 该杂志将柏

柏尔语言文化相关问题引入大众视野，并广泛予以宣传。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摩洛哥文化

研究与交流协会等 ６ 个柏柏尔文化协会联名起草了《阿加迪尔语言和文化权利宪

章》（Ａｇａｄｉｒ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简称《阿加迪尔宪章》）。 《阿
加迪尔宪章》要求，柏柏尔语言应该成为受宪法认可的民族语言，中小学应该开设柏

柏尔语言课程。 同期，以《阿马齐格世界报》（Ｌｅ Ｍｏｎｄｅ Ａｍａｚａｇｅ）为代表的柏柏尔语

期刊的创立将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推向了新阶段。
１９９１ 年，塔米努特（Ｔａｍａｙｎｕｔ）协会①将《世界人权宣言》翻译为柏柏尔语，推

动了柏柏尔问题的国际化。 １９９３ 年，联合国邀请其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人

权会议。 塔米努特强调用法律方式解决柏柏尔问题，即柏柏尔人符合联合国对

“土著少数民族” 的定义，应该受到国际法保护。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蒂勒利协会

（Ｔｉｌｅｌｌｉ）在摩洛哥东南部组织游行示威活动。 不久，政府解除视听媒体节目对

柏柏尔语言的限制。② 同年 ８ 月 ２０ 日，哈桑二世的演讲提及了《阿加迪尔宪章》，表
示愿意将柏柏尔语言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③ 哈桑二世强调三种柏柏尔方言对抵

御西方文化入侵至关重要，赞同柏柏尔认同是摩洛哥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

此，摩洛哥的柏柏尔文化运动定型，并以语言文化权利为核心诉求。
（三） 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的高潮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哈桑二世去世，穆罕默德六世继位。 穆罕默德六世执政伊始至 ２０１１
年，摩洛哥政府在语言文化范围内较为成功地对柏柏尔问题进行了疏导。 新国王推

动深化政治改革，依法治国，促进社会平等，摩洛哥的政治环境骤然清朗，柏柏尔问

题也随之趋缓。 同时，摩洛哥的左翼世俗力量也渐渐接受柏柏尔运动，他们试图将

对柏柏尔运动的支持作为倡导民主化和促进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以此达到制衡伊斯

兰主义的目的。④ 上述因素将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推向高潮。
１９９９ 年穆罕默德六世前往里夫地区巡视，首次肯定了里夫革命领袖阿卜杜·克

里姆在摩洛哥反殖斗争历史上的重要地位，⑤以此扩大摩洛哥认同边界，将柏柏尔认

同进一步囊括在内。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摩洛哥柏柏尔精英发布《柏柏尔宣言》，强调推进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塔米努特为 １９７８ 年创立的新阿马齐格文化艺术协会（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ｔ ｄｅｓ Ａｒｔｓ
Ａｍａｚｉｇｈｓ）的简称，其多数成员为律师。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Ｅ．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Ｗｅ Ｓｈａｒｅ Ｗａｌｌ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Ｂｅｒｂｅｒ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ｐｐ． １９６－１９８．
Ｐａｕｌ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Ａｍａｚｉｇｈ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Ｖｏｌ． ２３３， Ｎｏ． ３４， ２００４， ｐｐ． ４４－４５．
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ｐ． １２７．
Ａｄｅｌ Ｄａｒｗｉｓｈ，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ｓ Ｆｉｒｓｔ １００ Ｄａｙ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９， ｐｐ． １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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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柏柏尔语言教学与研究的立法和国家投资。 ２００１ 年，穆罕默德六世采纳了《柏柏

尔宣言》的部分要求，在学校开设柏柏尔语言课程，允许并促进视听媒体节目以柏柏

尔方言播出，①并且确认柏柏尔文化为摩洛哥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年 １０
月，国王发布诏令，正式组建“皇家阿马齐格文化研究院”（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Ｒｏｙ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ｍａｚｉｇｈｅ），穆罕默德六世任院长，穆罕默德·查菲克任副院长。 该机构旨在保护、研
究、弘扬并宣传柏柏尔文化。 为了彰显其柏柏尔血统，②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庆典上

穿戴了传统的柏柏尔头饰，并且许诺每年将给研究院投入 １ 亿美元的科研经费。③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穆罕默德六世下诏，宣布确立提非纳文字④为柏柏尔语言的官方书写系

统，自此柏柏尔语进入了摩洛哥中小学课堂。⑤

２０１１ 年，“阿马齐格运动” （Ａｍａｚｉｇ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与伊斯兰主义运动“正义与行

善”（Ａｌ⁃Ａｄｌ ｗａ ａｌ⁃Ｉｈｓａｎｅ）以及“民主左翼联盟”联合，共同发起“２·２０ 运动”，要求政

府进一步推进民主，保障人权与民生。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摩洛哥通过宪法修订案，正式

承认柏柏尔语是摩洛哥的官方民族语言，享有与阿拉伯语平等的法律地位。 本次修

宪是独立以来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认同最高层次的吸纳，标志着摩洛哥柏柏尔文化

运动的高潮。
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柏柏尔文化运动反映出摩洛哥国内柏柏尔问题的三

个主要特点。 首先，以温和的文化运动为主要形式，以柏柏尔语言文化权利为核心

诉求。 自摩洛哥建国以后，文化运动一直是摩洛哥柏柏尔人争取认同和族裔权利的

主要形式。 多数柏柏尔活动家采取了温和的做法，避免对政治制度构成挑战，更鲜

有独立之类的追求。 柏柏尔运动包含了上百种诉求，从消除乡村地区的社会不公

正，到保护柏柏尔人的公民权利等。 然而，其核心诉求始终是捍卫并提升摩洛哥柏

柏尔语言文化权利。
其次，摩洛哥柏柏尔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柏柏尔知识精英。⑦

运动的主要领袖有艾茨鲁学院毕业生、著名语言学教授、摩洛哥皇家科学院成员、皇
家学院院长、前教育大臣、皇家阿马齐格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穆罕默德·查菲克；艾茨

鲁学院毕业生、摩洛哥全国大众艺术保护委员会主席马赫祖比·艾赫达尼（Ｍａｈｊｏｕｂｉ
Ａｈｅｒｄａｎｅ），其家族是《阿马齐格》杂志的出版商；⑧律师、塔米努特的创始人哈桑·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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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ｐ． １７１．
Ｋｅｎｚａ Ｏｕｍｌｉｌ，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Ｊｕｎｅ 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ｐｔｈ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ｍａｋｉｎｇ⁃ｓｅｎｓｅ⁃ｐｒｏｔｅｓｔｓ⁃ｍｏｒｏｃｃｏ⁃１７０６０４０９２５３３７６６．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Ｓｅｎｅｍ Ａｓｌ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ａｎｄ Ｂｅｒｂｅｒ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ｐ． ３．
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ｐ．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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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卜卡西姆（Ｈａｓｓａｎ Ｉｄｂｅｌｋａｓｓｅｍ）。 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在 ２１ 世纪初取得惊人成

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查菲克与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师生之谊为该运动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机会。
最后，摩洛哥柏柏尔精英构建出一种融入型的族裔认同叙事。 摩洛哥柏柏尔精

英对政府的阿拉伯化政策强烈不满，但同时珍视柏柏尔人在摩洛哥独立事业中作为

股肱栋梁的历史遗产，①因此致力于构建融入型的族裔认同叙事，承认摩洛哥国家与

国王统治的合法性。 现代柏柏尔运动的主要目标是确定语言文化的合法权利，其主

要对手是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② 在不带有分裂主义色彩的前提下，其民族主义

叙事包含三大要素：一是“先于阿拉伯人建立文明的本土居民”身份构建。 作为一种

族裔认同，柏柏尔人强调其族裔身份的特殊性，尤其是柏柏尔文明对北非文明的奠

基作用。③ 二是“抗争的柏柏尔人”的形象建构。 保护国时期与法国殖民者的合作关

系是现代阿拉伯精英攻击柏柏尔人的主要依据，④为此，柏柏尔精英们积极利用历史

叙事来重构一种“抗争的柏柏尔人”的形象。 三是对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进行污

名化塑造。 柏柏尔精英强调阿拉伯人是外来的侵略者，并且有意识地重释某些历史

事件，以此宣传自身受到了阿拉伯人的迫害和抹黑。⑤

四、 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激进化转向

２０１１ 年宪法是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取得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意味着在语言文

化权利领域对柏柏尔问题进行政策疏导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宪法承认柏柏尔

语的民族语言地位是长期以来摩洛哥柏柏尔文化精英们最核心的斗争目标，该目标

的满足短期内实现了分化“２·２０ 运动”中柏柏尔人和其他激进派势力的目的，但从

长期来看，也凸显出摩洛哥中央政府在面对柏柏尔问题时失去了将其控制在语言文

化权利范畴内的制胜砝码。 在此之后，摩洛哥柏柏尔问题逐渐向激进化方向演进。
由于历史上摩洛哥柏柏尔问题一直较为温和，因此学界对近年来“人民运动”的定性

与走向莫衷一是。 总体来说，这场运动及其引燃的各类抗议活动虽然围绕民生问题

展开，却已经初步呈现出激进化特征。
早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４ 日，激进派柏柏尔精英们就发布了一份文件，宣称柏柏尔运

动的重心应该是组织政治斗争，重新缔结社会契约，并强调柏柏尔人拥有对摩洛哥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在摩洛哥独立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解放军主要由柏柏尔人组成。
Ｄａｖｉｄ Ｍ． Ｈａｒｔ，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ｐｐ． ７－２０．
Ｉｂｉｄ．， ｐｐ． ２３－２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ｅｔｔ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ｅｎ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ｓ， ｐ． ２７１．
比如，柏柏尔知识份子改写了 １９３０ 年“柏柏尔诏令”的始末，声称它是摩洛哥民族主义者操纵的结果。

详见 Ｄａｖｉｄ Ｍ． Ｈａｒｔ，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 Ｄａｈｉｒ ｏｆ １９３０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Ｔｈｅｎ ａｎｄ Ｎｏｗ （１９３０－１９６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 Ｎｏ． ４， １９９７， ｐｐ． １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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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所有权。① “人民运动”超出了以往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语言文化权利范畴，
提出了一系列新命题，并直指王权与教权的关系。 示威者打出限制国王权力的标

语，运动领袖泽夫扎非将伊玛目贬斥为“骗子”，质疑“建立清真寺究竟是服务于真主

还是服务于权贵？”②他拒绝通过掮客而是坚持直接向国王提出诉求，这在摩洛哥以

往的政治生活中极为罕见。 其中，里夫的抗议活动凸显了地区认同。 激进分子同时

挥舞“里夫共和国”的旗帜与阿马齐格旗帜，并且吟唱歌曲纪念阿卜杜·克里姆。③

时任世界阿马齐格大会主席卡米拉·奈特·希德（Ｋａｍｉｒａ Ｎａｉｔ Ｓｉｄ）甚至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就“人民运动”问题呼吁实现里夫地区自治。④ 此外，杰拉达矿难引起的抗议

活动持续了一年左右，⑤发展为抗议群众与安全部队的暴力冲突。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开始的网上抵制运动的核心诉求是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主要针对三家垄断巨

头，它们背后分别是摩洛哥政治精英、跨国集团和商业精英，表明摩洛哥柏柏尔问题

已经不仅民族整合问题，也是社会问题。⑦ 当然，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激进化倾向才

刚刚崭露头角。 这种倾向未来将演变为一种持久的社会运动还是仅仅昙花一现，取
决于摩洛哥政府的整合能力。 “人民运动”所折射出的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激进化

倾向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推动。
第一，城乡、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柏柏尔人聚居于中央政府难以控制

的偏远地域，这些地方的经济整合与发展程度较低，往往成为所在国最贫困的地区。
摩洛哥独立党曾践行去部落化的政策，但随着国王与柏柏尔地方精英建立恩荫关系

而结束。 摩洛哥君主与柏柏尔首领之间的“权力分享”⑧策略，一方面可以维护部落

固有权力秩序，确保地方社会政治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影响了国家对部落地区整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ｐ． １７４．
Ｋｅｎｚａ Ｏｕｍｌｉｌ，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
Ａｎｎｅ Ｗｏｌｆ， “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Ｈｉｒａｋ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ｆ，” ｐ． ４．
“Ｒｉｆ： Ｌｅｓ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ｔ Ｌａ Ｒé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ｏｉｖｅｎｔ Ｃｅｓｓｅｒ，” Ａｍａｚｉｇｈ ２４．ｃｏｍ， Ｊｕｌｙ ２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ａｍａｚｉｇｈ２４．ｃｏｍ ／ ａｒ ／ ｎｏｄｅ ／ １７，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摩洛哥乌季达法院判处 １８ 名杰拉达矿难抗议者 ２ 年至 ４ 年有期徒刑，此后抗议活动渐

渐平息。 详见“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Ｈａｎｄｓ ｏｕｔ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Ｐｒｉｓｏｎ ｆｏｒ Ｊｅｒａｄａ Ｐｒｏｔｅｓｔｏｒｓ，”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２，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ｒｏｃｃｏ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２６４０８１ ／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ｃｏｕｒｔ⁃ｐｒｉｓｏｎ⁃ｊｅｒａｄａ⁃ｐｒｏｔｅｓｔｏｒｓ ／ ，登录

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Ｕｌｆ Ｌａｅｓｓｉｎｇ，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ｅｒｓ Ｃｌａｓｈ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ｃｅ ｉｎ Ｐｏｏ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ｏｗｎ ａｎｄ ‘Ｓｅｔ Ｃａｒｓ ｏｎ Ｆｉ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ａｒｃｈ １５，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ｍｏｒｏｃｃｏ⁃ｊｅｒａｄａ⁃ｐｒｏｔｅｓｔｓ⁃ｆｉｒｅ⁃
ｒｉｏｔｓ⁃ｍｉｎｉｎｇ⁃ｔｏｗｎ⁃ｐｏｌｉｃｅ⁃ｒａｂａｔ⁃ａｆｒｉｃａ⁃ａ８２５６８８６．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９ 日。

阿非奇亚汽油公司（Ａｆｒｉｑｕｉａ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属于摩洛哥农业部长阿齐兹·阿克哈努齐（Ａｚｉｚ Ａｋｈａｎｏｕｃｈ）所
有的阿克瓦集团（Ａｋｗａ Ｇｒｏｕｐ）；中央达能奶制品公司（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Ｄａｎｏｎｅ）是法国达能集团的子公司；希迪·阿

里·乌尔默矿泉水公司（Ｓｉｄｉ Ａｌｉ⁃Ｏｕｌｍｅｓ）属于摩洛哥最大的商业组织摩洛哥企业联合会（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主席玛利亚姆·本萨勒赫（Ｍｅｒｉｅｍ Ｂｅｎｓａｌｅｈ⁃Ｃｈａｑｒｏｕｎ）。 详见“Ｂｏｙｃｏｔｔ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Ｉｓ
Ｔｈｉ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ＪＤ？， ”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２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ｒｏｃｃｏ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２４６８７８ ／ ｂｏｙｃｏｔｔ⁃ｍｏｒｏｃｃｏ⁃ｐｊｄ⁃ａｆｒｉｑｕｉａ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ｏｎｎ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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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深度与广度。 维护部落秩序现状的代价是低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很少投

入大型项目促进乡村现代化，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部落地区如同一片死水。① 在

２０１８ 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的 １８９ 个国家里，摩洛哥只排在 １２３ 位，处于中低

水平。② 该国城市化率仅为 ５７％，８３％的儿童在小学毕业后失学，其中大部分是农村

儿童。③

摩洛哥工业体系薄弱，以农业生产和矿石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柱。 欠发达的经济

发展水平决定了国家没有能力为偏远地区引入公共服务，但当地居民通常将基础设

施落后解读为一种歧视，因而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政府。④ 摩洛哥政府也曾努力改

变柏柏尔人聚居地区贫困落后的局面，然而却无法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城市化对摩

洛哥柏柏尔人最显著的影响是乡村劳动力逐渐涌入城市，使得农村人口进一步减

少，城市人口激增。 与农村人口迅速流入城市相伴生的是农村闲置土地的增加。 在

此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如高阿特拉斯基金会（Ｈｉｇｈ Ａｔｌａ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与摩洛哥政府大

力倡导农民种植果树，以此提高农民收入，改善生活质量，并希望以此达到遏制农村

人口外溢的目标。⑤ 果树种植推广却导致了粮食减产，越来越多的人依赖商品粮，国
家对粮食进口的需求也逐年升高。 然而，在自由化经济主导下，摩洛哥政府对基本

商品的补贴呈递减趋势，极大伤害了底层人民的切身利益。⑥ ２００４ 年起，摩洛哥开始

实施土地私有化，部落集体所有的 １，２００ 万公顷土地首当其冲。⑦ 同时，许多大型工

程的推进往往以牺牲底层人民的生计为代价。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摩洛哥经济、社会与环

境委员会（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发布年度报告，报告指出摩

洛哥贫困率从 ４５．１％上升至 ６４％，社会不公正也在同步上升。⑧

此外，由于摩洛哥里夫地区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门户，此地毒品贸易盛行。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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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ｄｉｒ Ｂｏｕｈｍｏｕｃｈ，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 Ｄａｍ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ｔｏ Ｄｒｏｗｎ 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Ｍａｙ ６，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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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２８ 日。



中东区域与国别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阿马齐格大会的倡议书中指出，罂粟种植和毒品贸易使少数显贵和官僚中饱私囊，
平民愈发穷苦，只能前往欧洲务工谋生。① 然而，摩洛哥与欧盟签署的《巴塞罗那进

程》并没有真正惠及里夫等地，相关条约阻断了里夫人向外移民寻求工作的机遇，②

对当地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第二，温和的柏柏尔文化精英逐渐失去了领导地位，草根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

台。 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人的民族整合模式有其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与乡村柏

柏尔集团的恩荫关系，保证政权牢牢掌握在王室手中，维持摩洛哥的政治稳定。 然

而，摩洛哥政府吸纳整合的手段也有较大局限性。 其吸纳政策并不能兼顾所有柏柏

尔精英群体，导致柏柏尔运动领导层发生分化，温和的柏柏尔精英逐渐丧失领导柏

柏尔运动的合法性，这加速了柏柏尔群体的激进化倾向。 由于政府的吸纳政策并不

能有效消除民族冲突，没有被吸纳的领导人往往更倾向于发动暴力行为。③

摩洛哥王室对皇家阿马齐格文化研究院的慷慨资助并没有完全实现驯服柏柏

尔精英的目标，反而造成研究院内部的分裂。 该机构建立之初，部分里夫人就指出

研究院人员构成存在地域不平等，领导层大多出身于南方的柏柏尔社团。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皇家阿马齐格文化研究院咨议委员会的 ７ 名成员④公开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南方

伊谢尔新（ Ｉｓｈｅｌｈｉｎ）柏柏尔集团垄断研究院领导地位，默许国家蓄意为之的驯服和遏

制政策，从而使柏柏尔事业推进频繁受阻。⑤ 至此，摩洛哥柏柏尔问题超越了文化运

动的范畴，摩洛哥柏柏尔运动领导层内部出现分裂。
摩洛哥政府资源并不能满足公共福利与民众生活水平，受到居高不下的房价、

物价与失业率的刺激，校园、乡村和小城镇的激进主义者采取了各种直接行动手段，
包括抵制、静坐以及非法集会和游行等。⑥ 这一时期，柏柏尔运动不再受到温和派文

化精英的领导。 有西方媒体称，“人民运动”属于工人阶级，采取了反资本主义的姿

态，将资产阶级视作政权的走狗。⑦ 参与“２·２０ 运动”的“阿马齐格运动”、“正义与

行善”组织以及“民主左翼联盟”与“人民运动”都没有直接关联，领导此次运动的是

平民出身的失业工人泽夫扎非。⑧

２０１１ 年的摩洛哥宪法修正案是柏柏尔文化运动的里程碑，标志着柏柏尔人的历

史性胜利，但同时意味着自此之后在语言文化领域解决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空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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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４ 人来自里夫地区，３ 人来自中阿特拉斯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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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逐步缩小。 剥掉文化认同外衣后，当代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本质暴露出来，
即当代柏柏尔人为了挣脱城乡、地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局，不可避免地走上

了激进化道路。
自 １９５６ 年独立以来，柏柏尔问题引发的相关政治与社会事件在摩洛哥广泛存

在。 １９８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间，摩洛哥柏柏尔人发起的冲突事件多达 ２７２ 起。① 但摩洛哥

柏柏尔问题仍呈现高频次、低烈度的态势，以文化运动为主流，社会危害较小。 即便

是 １９５８ 年里夫地区爆发的暴力反抗活动也打着“独立党政府下台，国王万岁”的

口号。②

然而，２０１６ 年爆发的“人民运动”缺乏柏柏尔精英的领导背景，冲破了长期以来

柏柏尔运动追求语言文化权利的框架，使得由社会经济根源造成的摩洛哥柏柏尔问

题变得愈发复杂。 未来的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可能呈现两面性：一方面，柏柏尔主义

者与库尔德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互动较多，容易受到他国民族问题的联动影响。 在此

背景下，摩洛哥的柏柏尔问题有可能更加激进化且难以控制。 “人民运动”的诉求不

够清晰，它虽然提出了经济、民生、基础建设、司法公正、消除腐败与限制王权等多项

议题，但并没有最核心的目标。 甚至当国王承诺投入数十亿摩洛哥迪拉姆资助当地

经济发展并兴建基础设施后，泽夫扎非依旧拒绝谈判；另一方面，摩洛哥王室虽然善

于吸纳柏柏尔人的意见，然而“人民运动”直指王权与神权的关系，触及到阿拉维家

族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必然被王室所不容。 此外，当今的国内国际形势不同于 ２０１１
年，向柏柏尔主义者妥协来制衡其他激进势力已不是摩洛哥王室的上策，这种变化

导致柏柏尔人实现理性诉求的机率暂时陷入低谷。 当前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根源

在于城乡、地域之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断裂，因此，仅仅依靠政府以现实利益为考

量的调控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责任编辑： 邹志强　 　 责任校对：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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